一零一，我的初中生活  （五）
1963届初三6班 李新民

几个老师

初中教我们语文课的前后有两位。第一个就是潘耀瑛老师。她健康、开朗、活泼、大气，仿佛永远没有烦恼事。她教了我们两年。第二个老师姓李，年龄大些病怏怏的。两个老师都对工作认真负责，讲起课来生动活泼，使我爱上语文课。
在优美的环境中，有优秀的教师，有奋发向上的集体，我努力学习，成绩优秀。只是现在我也记不得我写过什么文章了。只记得一次失败的经历。
那次老师布置我们以‘比喻’的方式写一篇作文。我没写好。写得好的是刘书臣。他以‘红梅’做比喻，层层推进，最后，以‘风雪中，一树怒放的红梅’突出他所要赞颂的人。他是成功的。
初中教我们数学课的也有两位。
第一个就是教代数的梁多老师，她又是我班班主任。身材瘦高，典型的南方人脸庞。我感觉她心中有事，压得她面色阴郁，总不快乐。但她对我们、对工作总是满腔热忱，循循善诱。她也批评人，但从不讽刺挖苦，而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让人心服口服。初中的孩子不是省油灯，班里也有这样那样的事。比如男生宿舍脏衣服臭袜子不洗，塞在床下，被查出来，通报批评。她也妥善处理了这事。
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这两件事：1960年是暂时困难比较严重的一年，买什么都要票。10月，梁老师说有球鞋票，谁要？那时我还走读，鞋比较费。而且，棕色的塑料底特不禁穿，才一个月就要磨穿了。我就提出想要。万没想到，真给了我一张。我拿着它买了一双天津产的‘回力’牌球鞋。那鞋质量真好，我穿了好几年。
过了一些日子，梁老师又说有毛衣票，谁要？我已经要了球鞋票，再张嘴有些不好意思。可是，我没有毛衣，真想要。我就试着和梁老师说了。结果，还真给了我。我在王府井转了好几家商店，终于买到了我喜爱的一件毛衣：枣红色毛衣本色线绣花，大圆翻领开襟。这件毛衣带给我心灵上的温暖是无可比拟的。
初二暑假，梁老师调回昆明了，那是她的故乡。我们知道时她已走了。

第二个代数老师我忘了姓什么，只知她是我校教导主任的妻子。待人冷冰冰的，真有‘高处不胜寒’之意。
几何是金老师，她很年轻，能和同学们融在一起，工作也认真负责。
周觉轩老师是教政治课的，她接任我班班主任。别的事，我都已忘却了，只有这么两件我还记着。
在颐和园划船我和她在一条船上。她讲起一个故事：两个母亲在一个单位工作，她们俩的女儿在一个学校学习。其中一个母亲要去看女儿，第二个母亲知道了，她就拿出一袋糖果，说：“给最美丽的女孩子。”她没有说给谁。等休息日，她见到了自己的女儿，才知，糖果没有给她，而给了第二个女孩。上班后，她问她，她答：“你只说让给最美丽的女孩子，没说给你的孩子。我认为我的女儿最美丽。”最后，周老师说：“人，就是这样总认为自己好，自己的女儿最美丽。”这个故事我永远记着，时常站在别人的角度看看自己。
快毕业的时候，我的小学同学廖瑞芬给我来信，说她已经工作了。我考虑自己有残疾，考大学很难，不如早点参加工作。我的想法不知怎么让周老师知道了，她单找我谈了一次话。谈话的内容我已淡忘了，但，多学习一点知识，就多一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。这，我永远记着。（她找我谈话还有一个原因，我学习好，参加考试，可以提高升学率。——别人说）
音乐老师章老师经常让我们欣赏一些优美的唱片，在优美的音乐声中，我们学五线谱，学唱，学欣赏。他还把五线谱编成歌谣，加强理解、加强记忆。优美活泼的五线谱歌到现在我都没忘。“五线谱像楼梯，向上高来向下低，下加一线c调i, 第一线上唱个3……”
化学老师安老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初三开学第一次上课，就把她笑红了脸。她说：“其实头发是保护头皮的，……”这时，我才发现有十多个男生剃了光头。据说他们都是军人子弟，准备去参军。一个班里有十多个大光头，也难怪安老师笑红了脸。
学化学比较枯燥，老师们就把内容编成小歌谣，使我们加强记忆。教室的墙上就写着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，这也是内容之一吧。

年代久远，别的老师我都忘了。

修  路

刚到一零一来，一进校门有150米左右的土路。路边是稻田、芦苇荡。路两边有钻天杨，中间的路有点洼，我们都爱走两边。

记得一次放学，我和尹淑英、尉秀云、崔玉惠说说笑笑往出走。白天下过雨，路中间有一洼一洼的水。我们走在路边高处。肖秋云骑车从后边来，路不好走，和我们打招呼时她摔倒了。弄得身上、书包上都是水。我们一拥而上，把她扶起来。水淋淋的她赶紧骑车走了。醒过梦来的我们，才发现书包还在我们手上。没办法，送家去吧。一零一离黄庄有三站地，我们走着可以抄近，那也得两站多。书包又沉，我们背着自己的书包，轮流拿着肖秋云的书包，艰难地走了这三站地。
过了没多久，学校号召义务修路。就是在劳动、学习之外，参加修路。拿炉灰渣垫在低洼处，再拿碾子压平。路长有限，劳动力无限，劳动热情无限，很快，路就修好了。只用了某一天晚饭后，晚自习前那点时间。
铺好的灰渣路，泛着青蓝色的光，平坦坦的，同学们可高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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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  庆

那时，年年有校庆。建校刚十几年，人也不太多。
记得，老校友回来了，给我们讲他们努力学习的故事。一个曾在电影“鸡毛信”里演海娃的，就讲过。他在拍电影的间隙温书，做作业。学习一点没拉下。那年，校友还给演了好多小节目，其中有一个就是‘不要随地吐痰’。演得可逗了。还有一个在“林家铺子”里演小角色的，也挺活跃。老校友们都以‘能为母校做点事’为光荣。
暂时困难时期，学校也难。人多了，盛饭菜的家什也缺。学校就动员住校的同学把洗脸盆拿出来，后来把好的洗脚盆也使上了，以水为净。

伙食也尽量搞得好些，四菜一汤。校友好像不要饭钱，只要粮票。校友在大食堂吃饭，我们就在外边。
校史联唱是那天最受青睐的节目，唱了它就好像重温了学校的光荣历史。还有一零一校歌，唱得我们热血沸腾，真有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’的豪情壮志。300人的大合唱队伍整个舞台放不下，在大礼堂的最后边整整齐齐上中下排了好几行。军乐队给伴奏。那气势真大，震撼人心！
时间已经过了近五十年，往事历历如在眼前。

学 雷 锋

1963年春天，一个名字响彻了神州大地，那就是雷锋。
学雷锋立刻成为人们自觉行动。雷锋好像是个完人，说话、做事、想问题都比旁人高。匪夷所思。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恨不能立刻提高自己，变成他那样的人。
学校里立刻多了许多好人好事，而且还不留名。我也投入到学雷锋的运动中去。

雷锋帮助人，我也帮助人；雷锋做好事，我也做好事；雷锋不留名，我也不留名；雷锋写日记，我也学着写……，十几岁的年轻学生，是最容易热血沸腾，听风就是雨的年龄。时间久了，好多事情已经淡忘，唯独一件小事几经曲折反倒记住了。
大约在1962年秋，那天是星期四学校有热水的日子。下午，下了课，同学们都回了宿舍。有几人要洗澡，我想洗衣服。乱成一锅粥。洗澡的怕没了热水，得赶紧走。要洗澡的对我说：“看着点儿。”我满许满应：“哎！”
我们宿舍离洗脸间也就隔两个门，我去洗衣服也就没锁门。人已大点儿，衣服自己洗，省得休息日拿回去让妈妈洗。有热水，洗衣服也好洗点。我洗衣服洗得直出汗，还没洗完，洗澡的已经回来了。不多会儿，只听人喊“丢钱了！”，还有人跑来问我：“孙路丢了四块钱，你看见了吗？”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这件事有我什么关系，第一我并不知孙路有没有钱，有多少。第二让我看门，我也就随话答应。你们去洗澡，我洗衣服，谁也没专看家。我问心无愧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
学雷锋开始后，我就想：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托你了。丢了，你也有责任。正好，那时我手里也有几块钱。就拿出四块钱给了孙路。孙路没说什么，我也释然了。
如果，没有后边的事，我也就把这事淡忘了。
1964年，我在北大附中念高二。星期天晚上，同学们都返校了。晚自习后，我就回宿舍了。星期一早晨我值日搞宿舍卫生。等我搞完卫生，洗完脸，回到宿舍，发现李萍正在我上铺横边上够什么东西。我也没多想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
好像过两天才听说，沈碧霞——我班小银行行长，丢钱了。沈就睡在我上铺。如果我头脑灵活，应该能分析的出来。可惜，我只顾洗白自己，不会分析事情。
班里乱成一锅粥。班委们开始排查我们涉案人初中的底细。王薇薇在我校5班念书，我在3班。孙路在初中丢钱又得钱的事摆上桌面。可，那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后来，不知谁告诉了我，弄得我心里很不痛快。
风波过后，我冷静下来，仔细分析了前前后后的事情，发觉李萍是作案人。李萍是班干部、团干部，事情已经过去，我若说出来，她将无颜见人。我就把事情埋在心底，我写了一封入团申请，专挑李萍做联系人。李萍心里也明白，再也没干偷东西的事。原先，可小风波不断，我丢过好几次东西。王立明老师不管。能使一个人改邪归正，也算好事。
几十年过去，因学雷锋而引起的这件小事我牢记在心。09年初，见到了孙路，问起四块钱的事，她说：全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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